王祖藍

個人履歷

-在TST時

· 合唱團團員、指揮

· 社職
· 參加校際朗誦節-詩詞獨誦、二人對話，校際音樂節歌唱比賽-獨唱，屢獲殊榮

· 戲劇學會成員，參演話劇

-離開TST後

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一級榮譽藝術學士，主修表演。在校期間曾赴廣州及上海演出、獲優秀學生獎及多項獎學金，並憑《錦繡良緣》（飾Tevye-Cast A）獲傑出演員獎。近年演出有奔騰製作《星下談》、香港演藝學院《美狄亞》及《神奇無敵朱古力》、Bloody Offal Productions -“Sweeney Todd” ；導演作品有《飛哥跌落坑渠》(聯校製作)、“Sound of Music”(聖公會曾肇添中學)。

王氏熱愛京、崑劇，曾演出京、粵劇及赴中國戲曲學院觀摩；又擔任戲劇導師、歌唱指導及填詞等，現為香港電台第五台《好孩子．星期天》主持及「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」會員。

訪問

-前言

本校就讀香港演藝學院 (後簡稱:APA)的學生不多，有着這般成就的人，他可算是第一人。 早在 “Sound of Music”(後簡稱:SOM)出現前，我已仰慕這位師兄，期望有天能認識他，分享他的經歷。　如今，我成為他的學生，從他身上學到比我預期中更多的東西，與他建立一份亦師亦友的關係，還擁有同一個畢生難忘的回憶。 「可遇不可求」，大概是指這樣吧！

日期：二零零三年七月六日(星期日)

時間：中午十二時二十五分

地點：香港電台錄音室

這天，上午九時五十五分，cholam(SOM人慣用的稱呼)從香港電台的直播室走出來，帶我內進，一嘗我觀看直播電台節目的心願。 十時正，他和兩位主持在另一邊直播室主持節目，而我便隔着玻璃看着他們。 他們一邊說話，一邊操作控制台，一邊播碟，一邊作不同的記錄。 整個過程都讓我大開眼界，後來，我更客串當一名接線生，替他們將小朋友的來電轉入節目中，回答他們的問題呢！

中午十二時，節目完結後，他帶我來到這間錄音室，把我帶來的MD放進港台的錄音設置裏，二人齊齊戴上headphone，開始我們短短三十分鐘的訪問(因為王導演實在太忙)。

看着眼前這位熟悉而仍讓我生畏懼的人，我強裝正經地向他發問第一條問題。

「能否說說你成為SOM導演的經過？」
「去年五月，有一天放學後，在灣仔的街道上，我接到梁美玲副校長(當年的署任校長)的電話，得知母校正籌劃來年的銀禧校慶匯演節目，欲邀請就讀香港演藝學院的校友參與製作。我沒有猶豫，一口便答應了。」
「你曾說過自己很喜歡Sound of Music這套電影，把它改裝成是次匯演的英語音樂劇的概念，是你提出的嗎？」
「不。 提出做Sound of Music的是胡維頎老師及校友周翠儀。 原本校方有意做原創的英語音樂劇，但我想到本校缺乏製作音樂劇的經驗，實在不宜在劇本中花太多心機。 更何況，寫一篇好的原創劇本不容易，初接觸劇劇的演員同學難以用表演去豐富原創劇本的不足。 當有了決定後，我才找其電影來看。 我從未看過如此純樸的電影，難得的是，當中帶出了福音訊息，又適合中學生製作，我更用心做好它。」

「當你得知TST舉辦【銀禧創藝表演】，有着什麼反應？」
(哈哈大笑幾聲…) 「簡直是驚訝萬分！ 因為一直都有感母校的學生缺乏在戲劇和其他表演藝術方面的培養。這實在是個難得的機會！ 」

「導SOM與早前導過的舞台劇，有何分別？」 

「在技術上，我從未導過一部百老匯的劇作，今次是第一次。 又因為在APA讀多兩年，對戲劇的認識比上次導戲為多，又對表演、導演的需求有更確切的了解。 此外，幾年來，與中學生的接觸多，掌握了跟他們溝通的技巧。不過，一切最主要的分別乃是由於我的人生經驗較之前豐富了。至於心態上嘛，為母校做事，歸屬感特別大；與母校的老師合作，感覺更份外親切。」
(躊躇了兩秒，接着說)「有一點蠻特別的！ 同一個禮堂，從前我只會站着上週會，今天，我卻是坐在這裏，導演整個劇作，擔任各項目的技術顧問；同一個舞台上，從前我是表演者，今天卻是教人如何踏足它。」
身處於同一地方，身份和工作卻截然不同。 能有此番觸動，我不其然地羨慕他。 五年後的我，可會有類似之殊遇？

「導SOM最大的難處在哪兒？」 

「事前，覺得自己在時間分配十分困難。 要從一間中學裏找出四五十人做製作一齣音樂劇，難度又是何其高。 擔心許多角色未如理想，他們做到自己最好，但達到上台見人的水準又是另一回事。 不過，當遴選過後，他們都使我眼前一亮，從來不知道TST的同學具有這方面的才能，我再也不用擔心了。 在「做戲」方面，當初他們是幼嫩的，在唱歌方面，聽得出不少人經已有根底。 音樂劇的賣點是「唱」，不能「唱」就不能做下去，所以，我一直都不擔心演員。至於後期與演員的溝通合作上，則沒有任何大問題，師弟妹們都非常合作。」

「由於演出時間所限，TST出品的Sound of Music乃從三小時的電影或舞台劇縮成現時只有五十分鐘的版本，你在删剪劇本方面，有沒有困難?　有沒有一些情節是你想包含的，但最終被迫忍痛放棄? 」
「本來有一場講述修女們正談論Maria的問題，並以唱歌的形式對答，那是一首很好玩的歌。」 隨即，cholam即時唱起：「How do you solve the problems of Maria?……「我真的很希望能保留這環節，可惜，礙於時間有限，被迫要刪除它。」 
還記得飾演mother的愉參加遴選乃是喜歡唱歌之故，若她能唱這首歌，必能一解其渴望一展歌喉之願。

「其實，劇本是有弱點的。 整個劇的人物關係發展並不清楚，有交代卻不細緻，「情」所佔的比例甚少，沒有令人深刻的情節，如Captain & Maria 從相識到相愛到結婚到逃難，當中有着許多令人不明白的地方。 但時間所限，我必須作出取捨。 考慮到TST第一次上演舞台劇，人物簡單化對演戲初哥來說亦會較易掌握，加上，觀眾未必熟悉原著，因此，我選擇了不側重人物的描寫，以交代故事的角度來刪剪劇本。」

排戲初期，我和倫初期都捉不住幕與幕之間人物關係的發展，大概就是這個原因吧！ 無疑，對沒有舞台劇經驗的我們來說，背二十多頁的台詞、記一次不同一次的走位，是相當吃力的事，可是，不消兩個月，我們便習慣下來。 任憑導演如何變改，我們都應付自如，所以，到了後期，我們便常抱怨演出的時間太短了。 我們明白校方的顧慮，但願下回再做舞台劇時，能放寬時間的限制，相信這群適應力高強的年青人吧！

「剛才，你提到曾經擔心SOM許多角色會未如理想。 遴選前，你認為裏哪個角色在TST最難以選出？」
「Maria。身為音樂劇的女主角，唱歌一定要好，否則難以服眾。 還有，她必須同時擁有溫柔、成熟、活潑、童心未泯的特質。 然而，遴選當日，見到鄭琬螢後(頓時，我面紅耳赤) ，便不擔心了。 原來，最讓人頭痛的是選Captain。」

直到今時今日，我還接受不到自己有與劇中的maria相似的地方，更枉論同時具有cholam上述指出的特質。 我本想追問下去，「當初你所揀選的人為何是我？」，但訪問的時間有限，不會寫出來的問題還是別問了，而且，我更有興趣對我的好朋友兼好拍擋入選的緣由。

「對呀！很多人都知道，遴選階段，男主角遲遲未有定案，甚至因此要押後公佈入選名單的日期，當中遇到什麼困難？又是如何解決？」
「TST的男生太被動了。 主動請纓來遴選的已經不多，在遴選時表現畏縮，教人難以相信他們能登上舞台。 校長對此也着急，便和我親自到中六各班物色人選。 除此之外，又請老師幫忙游說男生參選或向我們推薦。」

「現任人選因何能脫穎而出？」

「他「靚仔」(我驚慄)嘛！ 他有很成熟的一面，而且他那得天獨厚的高度，能協助他展現領導者的威嚴。 這些已足夠使他於群眾中突出。」

「SOM已經完結了，在選角方面，你認為哪個是最成功的？有沒有一些演員令你有着驚喜呢? 」
「在選角方面，大部份都選得十分成功，而我自己較為滿意的是Captain, Maria 和Lisel。除了各人均符合角色的要求外，他們亦有着我始料不及的地方，如：鄭琬螢—看不到她的彈性有這般高，梁銘倫—其大膽、可放的程度比我想像中多，羅盈之—本以為是一名書生型女子，卻可在台上如此自由、活潑。 每一位SOM的演員都令我驚喜，甚至戲份甚少的配角，都看得出他們非常勤力，有「做功課」(研究劇本/角色)。 許多地方，是由他們自己創作出來，我未曾教過的。」
「整年接近百次的排練中，哪一次最教你難忘、感動？」
「老實說，我分別不出哪一次是最難忘的排練。 說到感動…你知道，我出席排練的次數比較疏。 在沒有我的時候，就全靠他們自己了。 日子一天天地過，每當我來到他們當中，都會發現無論在感情還是演出方面，他們正不斷進步。 我的出現，彷彿就只是作檢查。 他們私下經常來往、溝通和排練，這一切看在我的眼裏，都教我很開心，很感動，很安慰。」

「SARS爆發後，你有否存着擔心? 會否改變你對SOM的期望？」 
「SARS爆發後，精神極度緊張，稍有不舒服，便擔心自己會傳染學生，甚至鑽牛角尖，越想越壞。 倘若自己患上非典型肺炎，多少的學生會同受感染，一年的籌備，這幾個月來的排練所用的心血，豈非白費？ 學校又要付上很大責任，學生也很會傷心。 蒙福，精神壓力很大，排練一天一天地過，情況有如踩鋼線，所幸的是大家都平安無事。 面對着這重大的困難，卻出現很大的凝聚力，拉回大家在一起，排練時，學生們有着史無前例的集中力和耐力，也看着他們變得越團結，這段時間反而進步神速，是一個奇蹟。」

「還有，在停排期間，看得出有演員把握着這段特有的假期，參考不少的資料，自己私下都會排練、研究，這也是整個排練進度不因而受太大影響之故。」

SARS停課期間，學校開放予學生回校進行校慶活動的排練，對於校方此舉，不少的家長直斥之為罔顧學生安危的行為。 在得不到外間的支持下，我們一班有心出席排練的學生與校方一様，所承受的壓力其大。 票房的反應、演出的成績、參與者的健康處處隱憂，SOM就是在這樣風風雨雨下如期舉行，觀眾似乎不該以平常品評舞台劇之姿態來看它。

「觀眾應以支持TST第一次製作這類節目的心態，入場觀賞此劇。 TST的學生支持其同學、朋友。 入場的老師、家長則支持其學生和子女。 若持有這種態度入場觀賞，既能諒解之餘，又可以用心去感受整個演出。」
「作為導演的你，是帶領着SOM從零走至高台，看着眼前的成果，感受如何？」
(笑着說) 「儼如生孩子般。第一天，排戲的關係，不能親身來到見證着他誕生的過程，就似生時自己陷入昏迷，孩子出世後的第一刻的模樣長成如何，我不是最先看到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終能到現場監督，觀看時的每一刻都非常緊張：那個cue位如何？ 這個cue (舞台術語：提示)要出了。 你怎麼還沒出現？ 你走快一點兒嘛~ 心裏唸着：你要做到我們以往所練的。最擔心學生不能做回平常的自己，或臨場出現問題時，我不在身邊提醒，他們是否懂得「執生」。 那兩個鐘頭，我分分秒秒均處於戰戰兢兢的狀態。
我沒有期望過SOM會達到什麼層次。 我是導演，腦海中總會盤旋着自己設想、預計的畫面，但當所有東西混合而成後，結果如何，是我永遠不會知道，必須到演出那一刻才會真正地給它們震撼着。 所以，當我成為座上的觀眾時，是用平常、空白的心情去迎接整個演出。」
「SOM最終出來的效果還有地方令你不滿意的嗎？」
「有，肯定有。Maria第一個出場很重要，可惜，時間不夠，若能多加安排，就會變得圓滿些。 此外，出場人數較多的幾幕戲，走位仍不理想，其原因如上。 還有，第五場(Maria和Children在睡房載歌載舞)頗亂，整個畫面都很模糊，人物個性不夠鮮明，各人之間的關係又不夠清晰，在節奏和舞蹈方面，有需要仔細地執拾。」

除場面以外，他還指出道具的不足。「現時的「山」比想像中小、鬆，其宏偉之象，乃靠燈光所補。第十一場的十字架插得太直，我希望它們能東歪西倒，萌生不安的感覺。」

就是他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促使SOM成為TST史上的奇蹟。

「現在，我想請你暫時撇開導演的身份，對SOM作出客觀的評價。」
「無論是SOM，還是整個匯演，都是一個令人相當滿意的製作。 我對自己的眼光蠻有信心。 結果，當年我在TST認識的舊同學，師弟妹們的家長，學校老師，以及特別嘉賓等，普遍的觀眾都表示滿意，便證明了這個評價非虛。 更何況，若論TST沒有此類製作的經驗來說，第一次便能有此成績，是突破了她原有的限制(技巧、時間、資源)。 此外，我亦邀請了幾位APA的師生入場。 最初，他們都表示到來純粹賣人情，並看我執導的成果。 可是，他們看完演出後，連那些較愛挑剔的同學，亦對匯演其他項目均致上高度的評價，認為各演出者的表現已經超出了學生的水準。 當中，一位APA的老師，表示非常喜歡SOM，認為整個製作很順暢，是成功的，猶其作為英國人的他，曾在意大利以意大利語演出的他，感受過以非母語演出的困難，所以，驚嘆本校同學作為中國人，竟能在舞台上向觀眾展示出英語對白內裏的「戲味」，好不容易！」

「導SOM以來，有沒有令你感動的事？」
「演出後，我問演員們，其家人看後的反應。 有位對我說，他的父母想不到自己的子女果真「做到了」，另一位告訴我，他的爸爸只跟他說了一句，「為你感到驕傲」。 演員們由心發出那無比燦爛的笑容，代表是次演出讓他肯定了自己，發現了自己，重要的是，能給父母見證到這難得難忘的時刻。 對此，我感到莫名的興奮和感動。」

「導SOM令你有何得着？」
「很多。 最主要的，是叫我需要有個洗腳的心。 導演是製作最大，處於領導的位置，但若做事只為了自己的滿足感，便很難做得好。 我雖是統籌，但亦是為他人服務，必需常存謙卑的心。 此外，SOM演員們大多是第一次參與戲劇，顯得特別有衝勁，這讓我反省多年來的專業，是時候需要翻新一下。 還有，是次演出發現了TST的同學在戲劇方面甚有潛質，應繼續發掘他們的才華，培養其多元智能的發展。」
「往後的日子，會否打算繼續回饋母校？」

「絕對有。有三個打算：(一)歌唱訓練：與音樂學會、戲劇學會協辦，開設音樂劇的歌唱班；(二)說話訓練：包括口才、聲線、咬字；(三)戲劇訓練：排戲(製作演出)、開設有關的課程、帶領同學觀賞各類藝術演出，務求增加校內學習及欣賞藝術的風氣。 下學年起，我便是自由藝術工作者的身份，會有更多的時間及空間去安排自己想做的事。 我渴望能將在APA學到的，傳予各位師弟師妹，以回饋母校。」
凡是SOM的演員都不難發現他「好為人師」的一面，難得的是他抱有回饋母校的心。 作為他的學生的我，感受到他樂於把自己所有的知識和經驗與學生分享，更重要的是他表達能力奇高，善用比喻說理，又會因材施教，這也是我們這班初哥能在幾個月進步神速，終掌握到音樂劇的要素之故。 如校方能給予他實踐開班授徒的機會，實屬師弟妹們之福。

「最後，有沒有話要我帶回母校？一些祝福語之類？」

「當晚出席慶功宴，知道自己做的東西不是很多，學校的老師付出許多，我只是一星期回一兩次，但某些老師則是每天都在煩。 慶功宴上，老師、學生都真情流露，我好開心被用，可以出一分力，協助學校藉此活動增進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，老師看到學生平常看不到的一面，好難得是一個自我發現、成長的過程。見證着這個時刻、這段日子，而自己便是在當中做協助的角色。」
今天，CHOLAM以自己之所得所長替TST換過新氣象。是飲水思源之者也。願TST續有後繼者。

「多謝學校對整個製作的支持、諒解！ 我很高興與校方一直有良好的溝通，亦很慶幸能幫一間基督教學校製作一個具福音訊息的演出。 學校的教學宗旨是榮神益人，多元智能教學。 我相信是次演出已經達到這兩項宗旨。 尤其是對多元智能教學方面的發展，願老師們會發掘出學生不同方面的才華，因材施教。」
「神一直保守着這間學校，祝福她的老師，祝福整個匯演。 願神繼續祝福這間學校，令全體師生更團結，師生之間的關係更趨融洽，師生、校友對學校的歸屬感更大。」
「SOM人呢？可有什麼話想對他們說？」
「我知道SOM增加了他們對戲劇的興趣，但部分因為升學及準備應考公開試，而未能在來年繼續此方面的發展。 在這裏，祝福他們升學順利，考試得心應手，其他人可兼顧學業和課外活動。 我也希望是次演出能令父母欣賞子女，彼此有更多的溝通和了解，促進感情。」
九個月以來，我對cholam從欽敬到愛戴，從陌生到相知。 難得的是，SOM過後，我們仍保持聯繫，如初的互相支持，彼此關心，一個令人羨慕的演員與導演的關係。 看過其畢業劇作《錦繡良緣》的人，都會說：「他太優秀了！」。 舞台上的他是光茫四射的，我相信他還有更高更遠的發展空間，總之，其距離不該只在我們左右之間。 王祖藍，似星般的名字，能認識他，接受他的教導，已是我的榮幸。
